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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4月 23日，百万雄师渡大
江，古城镇江得解放。镇江的青年革
命热情高涨，响应号召，踊跃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了一支镇江人民
的子弟兵——镇江军分区教导大队。

我是在1949年6月 （15岁），第一
批参加这支部队的。如今，70年过去
了，但是，当年的情景，宛如昨日，
历历在目。

（一）
1949年 4月 21日，毛主席和朱总

司令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的命令。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
西至江西的300多公里长江段，橫渡大
江。4月22日，解放军“中路集团”的
三野两个兵团，渡江攻破蒋军的安徽
铜陵防线，然后向南京进军。解放军

“东路集团”的三野两个兵团，在江阴
渡江，蒋军的江阴要塞起义。进而解
放了无锡、常州、丹阳。然后，向镇
江、南京进军。两路大军对在苏南的
蒋军形成大包围态势，蒋军因而仓皇
向上海，杭州方向逃跑。原来盘踞镇

江的蒋军，也在22日逃走。
4月23日清晨，解放军由水路和陆

路多处开进镇江城，镇江宣告解放。
解放军指战员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对百姓和蔼可亲，受到老百
姓的爱戴和拥护。当时，进驻镇江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警备第
七旅，后编制改为镇江军分区，镇江
军事警备区。

渡江战役胜利，进而解放全中
国，部队需要兵员，地方需要干部，
因而，迫切需要吸收大批知识青年。
镇江军分区党委决定组建“教导大
队”，教育和培养军事、政治、后勤、
文卫等人才。当时，抽调军分区所属
部队的一部分指战员，作为骨干力
量，并向社会公开招收知识青年入
伍。公告发出之后，受到热烈响应，
报名参军的青少年，先后两批有 1000
多人。

镇江，是国民党政权江苏省的省
会城市，是国民党多年统治、严加管
控的核心地区。老百姓曾经见过军阀
的兵、日本的兵、汪伪的兵、美国的
兵以及国民党的兵。老百姓对这些兵
恨之入骨。“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
兵”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刚刚解放
的镇江，为什么会有 1000多名青少年
报名参军入伍，为什么他们的家长也
乐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呢？

老 百 姓 是 最 相 信 “ 眼 见 为 实 ”
的。4 · 23这个日子，对百姓来说，是
新旧社会的分水岭。天亮了，解放
了。再也见不到那些鱼肉百姓的官，
凶神恶煞的兵，还有那交不完的税。
老百姓看见的，一切都是新的。共产
党的政策，人民政府的干部，解放军
的兵，一切都是 “亲”的。他们从亲
眼所见的人和事中，从和旧社会的对
比中，懂得了，相信了那首歌：“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
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
恩情说不完。”社会的大变革，也使老
百姓思想观念发生了大变化，因而

“送儿去参军”，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才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社会性热潮。

（二）
镇江军分区教导大队驻地，在镇

江西郊四摆渡，蚕种场的几幢楼中。
镇江解放前，蚕种场由于社会经济衰
败和时局动荡，已停产多年。

我们这些 “娃娃兵”，刚踏进军
营，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新奇，
兴奋，还有一些忐忑。第一次发军
装，解放区人民纺染的土布单军服，
一针针纳出来的土布鞋，和一线线缝
出来的土布袜。因为，没有大小号之
分，穿在我们身上，很不合身。但
是，大家穿上觉得很神气；第一次吃
饭，十几个人蹲在地上围一圈，中间
一大盆蔬菜 （每逢周六“打牙祭”，才
有猪肉炖粉条），可是，大家吃得津津
有味。第一次发津贴，毎人 5000元(解
放区北海币，相当于人民币五元）。星
期天上街买点东西，大伙可开心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自己挣的钱……

军营不是游乐场，当兵就得吃
苦，就要锻炼。睡觉，20多个人一间
房，地板上铺一层稻草，这就是床。
身下垫一条小被单，身上盖一条薄被
子，常常是和衣而眠。天不亮，军号
响，一个个睡眼蒙眬，打背包，系绑
腿，练长跑。一路上，有的鞋掉了；
有的背包散了；有的绑腿带松了；有
的干脆坐地上不跑了……夜晚，要站
岗放哨。夜深人静，寒风阵阵，抱着
一根没子弹的钢枪，站在旷野里，身
上冷，心里怕……

对我们这些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
庭的娃娃们，部队干部和老战士，给

予的是鼔励、关怀和体贴。睡觉时，
干部和老战士睡在门边窗旁，不让新
战士风吹受凉；长跑时，老战士对体
弱的新战士，一帮一地照顾；站岗
时，老兵带新兵，为小战士壮胆，给
新兵挡风……处处亲如家人。这一
切，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
我们军营生活的写照。听红军长征的
故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
歌；学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练

“摸，爬，滚，打”的基本功夫……我
们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大熔炉中，
受教育，得锻炼，在革命道路上，一
步一步前进，一点一点成长。

70年前，1000多个青少年从家门
走进军营大门，走上革命大道。一步
之遥，一生之路。他们在镇江军分区
教导大队，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大
熔炉中，锻炼了意志，树立了信念，
学到了做人做事的规矩，“系好了人生
第一个扣子”。他们从这里毕业后，有
的到空军，到炮兵，到铁道兵，或者
到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他们
有的留在镇江，有的远赴四面八方。
镇江人民的这支子弟兵队伍，成为保
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一支生力军。他
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
的岗位，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
是“尽力奉献”。

2001 年 5 月，69 位镇江“教大”
的老战友，聚会镇江，故地重游，畅
谈叙旧。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已
经升级为爷爷奶奶辈，但依然老骥伏
枥，初心不忘。

打绳，亦称“打索”， 皆是镇江方言，就是
用一根根细长麻条打制缠绕成绳子的意思。古书

《通俗文》 说制绳甚详：“合绳曰纠，单展曰纫，
织绳曰辫，大绳曰絙”。旧时，镇江中华路附近的
打索街上制绳作坊集聚，不长的街道上就有十多
家，专售麻绳的油麻店林立，街道内常见到打绳
匠们摇麻绳及客商购买绳索的身影，打索街便由
此得名。

上世纪 90年代，新河街上住着一位打绳匠，
老人从十二岁开始便学习打麻绳手艺，打了三十
多年麻绳，对打绳技艺如数家珍。

说起打绳，在古城镇江已历史久远。镇江地
处江南鱼米之乡，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镇江交
汇，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其航道东连上海，南
达杭州，北通淮泗、山东、河北，西则溯江而
上，可至皖、赣、湘、鄂、川等地。东晋时期，
镇江已是江南繁华都市，自古航运、造船业兴
盛，打绳业便应运而生。

打绳匠们“吃饭”家伙很简单：一架木制摇
绳机，亦称“拧车”，旧农书称为“纫车”，为

“繟 （chan） 绳器也”。还有拨业、后柁、行柁、
瓜子、操作杆等，都是木制的，分别用于打绳时
展绳、分绳、绞绳、合绳、压绳等制绳工序。

旧时，麻绳的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船用，
二是商用，三是日用。其中船用缆绳质量要求
高，一根船用缆绳通常长达十四五丈，最粗的由
九至十二根细麻绳绞合而成，重约四五十斤。商
用、日用麻绳的规格要细许多，也稍短些，主要
根据客户订购需求加工。

打绳用的麻大都是奎麻，产地在苏北的涟水
一带和安徽地区，以六合、六安地区出产的奎麻
质量为上乘，该地产的麻不但纤维质地柔软坚
韧、拉力好，而且耐磨、耐盐碱、耐腐蚀，最适
宜于船用缆绳。有时也用剑麻。相比之下，剑麻
摇出的麻绳色泽稍淡些，但质地稍好些，成本较
高，价格也相对高些。不过，打麻绳用的麻不是
乱麻，更不是下脚杂麻，而是从植物奎麻枝杆上
精心剥下并经过粗加工的一根根细长麻条。

打绳的制作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把长麻条
用摇绳机摇成绳胚子。首先摇制单股绳坯，在摇
机的钩子上扣住第一根麻条，由徒弟摇机，打绳
师傅拽住转动的麻条并且不停添上麻条，绞紧好
的麻绳坯绕成一个个绳团备用。师徒二人合作，
一天能摇三十斤左右的绳胚子。

第二步就是用绕好的胚子打绳。日常使用的
普通麻绳，两股合并就可以了。两个摇机相对而
放，摇机之间的距离就是成品绳的长度。将麻绳
坯来回拉，扣在两边相对的摇机挂钩上。合股时
需三人同时作业，两边的摇机各自反方向摇动，
绳坯在一步步绞紧，俗称“上阵”，第三人平端着
挂有四至六个纺锤体的操作杆缓步从一个摇机走
向另一个摇机，每个纺锤体刻着两道凹槽，用于
两股合并的收束，当收束到一定程度即可。作为
日常生活所需的麻绳，两股合并已足够牢靠了，
但要制成粗壮的船用缆绳，还需三股合并。这道
工序需四人合作，两人摇机绞紧，另外两人抬着
一个更大的刻有三道凹槽的纺锤体前行，身后的
三股麻坯就合成了一股绳。如麻坯在中途绞乱
了，持锤人就要招呼两头的摇机人停下来，待理
顺后再开始继续摇。打麻绳是多人同时作业的活
计，需要动作和力量的平衡协调，才能打出松紧
有致、状如麻花的合格麻绳。因此，通常情况下
打绳师傅操纵操作杆，掌控麻绳紧密度，徒弟则
摇动打绳机，干体力活。

据老一辈打绳匠回忆，过去制绳业有一套作
业规范：即一斤麻打九两左右绳子；麻绳胚必须
在中午烈日下反复摊晒；船用缆绳必须中午加
工，天阴下雨不打绳，受潮绳子打不紧。麻绳规
格长度因用途而异，以木匠标尺为准：运河畔上
的拉船绳七丈长，出岸绳六丈长；木制船上顶绳
四丈长；长江出岸绳十丈长；独轮车绳一丈四尺
长；木匠大锯绳四丈长；耕地拍绳两丈八尺长 ；
牛用绳七尺耕绳八尺缰；老式榨油用油梁绳由十
六股绳胚子、四股绳子拧成，重约三十斤，约三
丈长；日常生活用的单刹背绳三丈六尺长等等。

过去，麻绳打成后都要先去毛须，然后再用
破旧鞋帮子捋一遍。经这样处理后，绞辫成的麻
绳不仅结实，还光滑不碍手。接着，还需经过查
检、烘干、盘整等工序，方能送往油麻店出售。

旧时，打麻绳是个技术活，工序繁杂，全靠
手工作业，又苦又脏又累。由于加工的麻绳较
长，室内没有这么大的场所，通常都在室外作
业，打绳匠们不仅需长年累月承受日晒风吹、蚊
虫叮咬之苦，而且双手常被麻坯的粗纤条刺破，
鲜血淋漓，尤其冬天双手皆是裂口，钻心的痛。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美观耐用的尼龙、腈
纶等化纤绳索，逐渐替代了麻绳，即使在一些行
业使用的麻绳，也是机器加工制作的。当年那些
曾经很吃香的打绳匠们也已经老的老，改行的改
行，这一行当在镇江已难以寻觅，仅在老一辈人
的记忆中了。

闲话旧时
镇江打绳匠
□ 潘春华

70年前
古城镇江的青年参军热潮

□ 许洪声

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古时，劳动
者中农民最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写出了
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
田，农夫犹饿死。”则展现了农民凄苦的
生活和命运。

初夏四五月，农民最繁忙。“夜来南
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
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
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
夏日长。”成熟发黄的麦穗覆盖田垄，妇

女儿童提着水壶饭菜送到田间。男人们
正卖力地收割麦子，被炙日烤晒得汗流
浃背，精疲力竭。

这首《观刈麦》如实地描写了农夫劳
作的场景。诗人白居易对农民所蒙受的
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自己不
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心怀愧疚。

古人工作分配大都男耕女织。家庭
女人养蚕织布，“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
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描绘出
一幅轻快的阳春采桑图。“系条采春桑，
采叶何纷纷。采桑不装钩，牵坏紫罗

裙。”写的是采摘桑叶的过程。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

绮者，不是养蚕人。”讲述了一位整日辛
苦劳作，在乡下以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
妇女的遭遇。

自古至今，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居住深山，就得伐木砍柴，或烧制
成炭，然后运到街市换卖。“满面尘灰
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
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叙述了一位
老翁常年伐薪烧炭的凄苦生活。一句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道出卖炭翁的悲惨，揭露朝廷苛政的罪
恶。

农闲时候，住在江河沿岸的农夫，为
了改善伙食，补贴家用，还要下河捕鱼。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
舟，出没风波里。”将风浪中打鱼的险恶
情景跃然纸上。

古代社会，以农兴邦，以工强国。宋

代梅尧臣的“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讲的是手工业
里的烧窑。

清代龚鉽的《陶歌》更加全面地描述
了各种陶瓷的制作及其特点，如“白釉青
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
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还有冶金业，李白的《秋浦歌》写道：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
夜，歌曲动寒川。”写出冶炼工人一边劳
动一边唱歌的情形。

在封建压迫深重的古代，不管是农
夫、蚕妇，还是樵夫、卖炭翁，或者烧
窑工、冶炼工等，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
动者。他们为了生计艰苦劳作，却很难
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各行各业的劳
动者的命运，都是可悲可叹的。

如今，身处进步民主、美好和谐的现
代社会，我们更应该热爱生活，崇尚劳
动，生命不息劳动不止。

古代劳动者的命运
□ 吴 婷


